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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安叔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

安叔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这是安叔第一
次被人画像。坐在暖暖的金红色里的安叔，心
里有些激动。
安叔以前连拍照都很少的。安叔出生在

辛新洼，他们那里有山有水，风光很好，尤其
是夜晚的天空，真是好看极了。天上全都是星
星。星星又大又亮，聚集在一起，一摊一摊的。
星星们不断地眨着眼睛，好像是在
讨论什么事情，非常热闹，当风吹过
的时候，仿佛还能听到星星们的说
话声。星星并不是固定地呆在一个
地方，它们还会走动，还会漂移，最
最好看的是星星们聚拢起来，变成
像龙卷风一样的无数个海子，这时
的天空就真的是无比灿烂了。

小时候，每当夜色很深，星星出
来的时候，妈妈就会让安叔去睡觉，
妈妈说，星星们不喜欢这个时候有
人跑来跑去的，如果被星星看到了，
它们就会生气。安叔以前很听话，到
了晚上就早早地睡了，可是后来，他
渐渐地变了，直到有一天，当天上的
星星又聚拢成一个一个海子时，他跑出屋子，
爬上了停在轨道上的火车，结果，星星们真的
生气了……
安叔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这个问题，

安叔自己也一直想着的。安叔记起一次拍照
的往事。那是他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
次，从外面来了一位摄影师，说要免费给师生
们拍合影，一个年级一个年级地轮着拍。挨到
安叔他们年级拍时，他极度兴奋，“咯咯咯咯”
一个劲地笑，煞也煞不住车。老师让他止住，
可他是真觉得高兴啊，所以还是“咯咯咯咯”
地笑个不停。

老师沉下脸来：“怎么了，吃了笑药了
吗？”安叔光笑：“咯咯咯咯……”老师叫道：
“先停住，到正式拍的时候再笑！”安叔还是光
笑：“咯咯咯咯……”老师光火了：“你是托不
住下巴了吗？咯咯咯，要生蛋啊？”安叔仍然笑
着：“咯咯咯咯……”同学们也“咯咯咯咯”大
笑起来，秩序全乱了。这下，老师不能容忍了，
一把将安叔拉了出去。安叔因此没能拍成照
片。当摄影师对着大家喊“笑一笑，笑一笑”的
时候，远远地站在一边的安叔忽然哭了。

没过多长时间，安叔就退学了。安叔跟爸
爸妈妈没提拍照的事情，只是说自己实在读
不好书，不想浪费钱了。的确，安叔没有把书
读好，他读不进去，上课时要么打瞌睡，要么
思想开小差。安叔不想再让爸爸妈妈花这钱
了，他们家很穷，他想自己退学了，把这份钱
供他大哥一个人读书。

不过，安叔挺佩服读书读得好的人的，尤
其是长大以后，总是觉得自己因少读
书而缺少什么，所以看到学问好的人
格外羡慕。他对自己说，如果将来有了
孩子，一定要让孩子好好读书，绝不能
像自己这样，不读书是没有出息的。

听到波亚说要给自己画像，安叔
很高兴，他想起多年前在学校里拍照
的那件事情来，他想，这回可是他一
个人单独照的哦，他不由得又想笑
了。可是，这一次他忍住了，他想，画
像这事儿既是高兴的，也是挺神圣
的，光是笑就不好了。安叔坐在那里，
不笑，也不动。安叔偷偷地看了波亚
一眼，见他的脸上充满了专注的神
色，不由得想，会画画的孩子真是了

不起，而自己却什么都不会。安叔收回眼光，
一动都不动，连眼睛都不眨，他感觉自己现在
也变成了孩子，而且是一个乖乖的好孩子。
这时，安叔注意到波亚抬起眼睛看了看

他，然后，继续轻快地用笔画着。他想，波亚的
笔下大概已经出现了自己的光头和拉碴的胡
子。他不知道波亚调皮地把那拉碴的胡子种
到了自己的光头上，而且那拉碴的胡子渐渐
长成了一棵大柳树。安叔有些头晕，感觉心跳
得不整齐，但他还是坚持着一动不动。安叔的
手都有点抖起来了，可波亚一点没有发觉。

长途汽车在傍晚的时候，到达了终点
站———鱼叫。下车了，乘客们显得有些急不可
耐，倒是前面那位“眼镜阿姨”不慌不忙的，跨
出车门的那一刻，她还回过头来看了波亚和
安叔一眼。
安叔带着波亚来到售票厅门口，然后对

他说：“你在这里站着，我进去看看明天开往
辛新洼的头班车是几点发车的。”

波亚很严肃地纠正安叔：“你又说错了，
不是星星洼，是星星湾，乌!安!湾！”安叔笑
了：“不要紧，这里的人都能听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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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爸爸要救你
汪浙成

! ! ! ! #$"能够及时得到黄良救助也有点缘分

这座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进北大时刚建
成的中式女生宿舍楼，坐落在棉花地。当年汪
泉妈妈在北大念书时，就住在该楼一楼一个
朝西的房间，留下了我们许多难忘的记忆。没
想事隔半个世纪，奇迹又发生在这座楼里。
按照曹医生原来的计划，鄢莉莉定在后

天采集粒细胞。没想到汪泉病情骤变，生命告
急，不得不提前到明天。小鄢又二话没说，翌
晨由楠楠小郑陪着从城外赶来。那是北京雪
后的清晨，天气冷得滴水成冰，当我陪黄良来
到医院时，小鄢已在楠楠小郑陪同下在七楼
门诊室里打过动员针。然后去细胞分离室采
集粒细胞了。

这天，因为要陪黄良，我把照料鄢莉莉的
事托付给了楠楠和小郑。等到曹医生和我谈完
话，把有关事情料理完毕，和黄良来请她们去
住处吃饭时，细胞分离室已经锁门走人了，忙
打电话给楠楠。没想楠楠在电话上说：“大舅，
我们现在回北大的公交车上。鄢莉莉从医院已
经直接走了，她晚上有个重要约会。本来这事
安排在白天，因为要来医院给泉姐捐献粒细
胞，推迟到了晚上。我也是刚才小鄢说了才知
道的。我和郑丹晚上学校里有事得赶回去。”
对这第一位捐献者，我一直心怀歉疚。她

顶风冒雪地把珍贵的生命琼浆留给我们，自
己却悄没声息地走了。以后我不知自己忙什
么竟没再见过她，也未到北大去当面道谢，只
是叫外甥女代我感谢。如今，看着女儿身体一
天天好起来，想起当年鄢莉莉冒风顶雪捐献
粒细胞拯救汪泉的感人情景，内心会涌上一
阵难以原谅的愧悔和自责！
与鄢莉莉不同，第二位捐献者黄良，性格

开朗，为人热情。他在杭州航天通讯集团公司
工作，有着一颗圣徒般善良的心。他与我们非
亲非故，只因他姐姐黄丽与汪泉同在浙大出
版社工作。那天，周庆元主任接到我的紧急求
助电话后，因为双休日单位不上班，找不着一
个人，更弄不清全社上百号职工中谁是 !型

血，急得他在办公室里抓耳挠
腮，跑进奔出。世上究竟有没有
缘分我说不好，我们能够及时
得到黄良救助，也有点类似缘
分。黄良那天难得空闲，陪妻子
孩子正在超市购物。商场里人

声嘈杂，干扰很大，小灵通声音不很清晰，只
听清姐姐说她单位同事病危抢救，急需 !型
血，也不再多问什么，像鄢莉莉一样，第一反
应就是：“什么时候走？”他在电话里问姐姐。
“救命如救火。当然是越快越好！”“那我立即
就可以走！”周主任办事雷厉风行，当即派司
机开车将黄良送到萧山国际机场，帮助办妥
一切手续，登上飞往北京的班机。等这里手忙
脚乱把弟弟送上飞机，做姐姐的黄丽忽然想
起黄良身上还只穿着在家时穿的一件薄毛
衣，姐弟俩忙得都没想起回家拿件御寒的冬
装。黄丽担心弟弟在北京冻坏，特地打电话告
诉我黄良御寒的服装问题。
黄良到的那天晚上，北京正下 "##$年第

一场雪。我站在雪花纷飞的航天中心医院大
门口，见他从出租车里钻出来，冻得脸色发
青，汗毛直竖，忙将从铁矛处借来的棉军大衣
往他身上一披，歉疚地说：“真是不好意思，这
么冷天，又是双休日，让你这个南方人赶到北
京来！”“在飞机上还好，在飞机上还好！”黄良
一边用手哆哆嗦嗦扣着棉军大衣扣子，一边
急火火地问：“我什么时候给汪泉输血？”我告
诉他，我外甥女在学校里已找到一位捐献者，
是她同学，已通过体检，医生安排她明天给汪
泉输粒细胞。你赶了一天的路，很累了，晚上
先休息一夜，明天上午我陪你来医院先体检。
“我体检不会有问题的！”在去宾馆的路

上，黄良信心十足豪情满怀地表示，“我身体
很好，可以多抽我一点血。我愿意为汪泉尽量
多做点事情！”还鼓励我要有信心，相信汪泉
一定会渡过难关，战胜病魔！

与黄良一起走在风雪凄迷的北京街头，尽
管北风如刀面如割，我一时竟忘记严寒，一点
也不觉得寒冷。正在这时，曹医生进来，护士告
诉她第二位捐献者的粒细胞已抽取完毕。黄良
问曹医生：“这里还需要我做什么吗？我真的很
想为汪泉多做一点事情。你尽管说好了。”医生
说：“谢谢你，你在这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然
后你休息半天，就可以回杭州了。”


